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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被誉为教育界的奥斯卡，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跨领域开放平台，提倡并鼓励创新思维和国际间交流，推广优秀教育模式的广泛应用，致力于利用创新实现未来教育的全面发展。
来自11个国家的教育创新案例
中国、加纳、阿联酋、新加坡、约旦、英国、卡塔尔、黎巴嫩、美国、巴西、印度，从亚洲到非洲，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城市到连电都不通的农村，作者的足迹踏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点亮星星点点的教育之光。
33位大咖谈教育创新
营销大师赛斯•高汀、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TED演说家肯•罗宾逊爵士……来自教育、设计、商业、技术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共话学习革命，一起颠覆传统教育的思维定势，打破教与学的牢笼，重新定义未来教育与学习的走向。
内容简介：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于2009年由卡塔尔基金会主席谢赫•莫萨•宾特•纳赛尔殿下发起，是一项促进教育创新的跨领域全球性倡议。通过两年一度的峰会和一系列全年项目，WISE正在促进全球合作并构筑教育的未来。
WISE丛书致力于传播和激发创新思维和优秀实践，探索为21世纪的生活做准备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创作团队的足迹遍布全球，寻访教育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从印度的偏远山村到加纳的电子书革命，从约旦扎塔里难民营到加利福尼亚的未来教室，本书带领读者踏上环球之旅，寻找学与教的创新举措。本书采访了世界教育、技术、设计等领域的思想家与实践者。通过旅行游记、对话访谈、案例探究和思想录等形式，探讨了技术对教育的作用、学习的本质，以及人们如何在互联社会中应对教与学的新挑战。
作者简介：
    [英]格雷厄姆•布朗-马丁  著
格雷厄姆是教育设计实验室和“学习无边界”的创始人。“学习无边界”是一个全球性智库，著名教育家、技术专家和创意人士汇聚于此，就学习的未来和教学新实践展开讨论，分享创见。在此之前，格雷厄姆曾跨界教育技术研究和娱乐软件产业。他15岁就离开学校，22岁创办了第一家公司。
[伊朗]纽莎•塔瓦科利恩  摄
纽莎1981 年出生于德黑兰，16岁开始以专业摄影师的身份活跃在伊朗新闻界。21岁后，她开始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报道战争、自然灾害、社会纪实，成为一名国际摄影工作者。26 岁开始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工作。她的摄影作品在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展出并被永久收藏。
徐晓红 译
    香港教育大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曾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现为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卖点：
· 本书在教育创新领域具有前沿性和权威性。
· 书中所收录的诸多世界教育创新案例和名家访谈启发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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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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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学习者、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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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于2009年由卡塔尔基金会主席谢赫•莫萨•宾特•纳赛尔（Sheikha Moza bint Nasser）殿下赞助建立，至今已成为教育领域辩论与合作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平台。通过调动赋权个体与改革社群的技能和资源，WISE也一直践行着殿下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承诺。 
在这个不断变化和日益互联的世界，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学习者的需求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正如WISE主席谢赫•阿卜杜勒•宾•阿里•萨尼（Sheikh Abdulla bin Ali Al-Thani）博士所指出的，“看着当今世界正发生的一切，你会发现，对教育创新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宏观的思考，需要表现更大的决心将创新引入教育领域。我们也需要确保教育的最佳实践得以共享，并以最有效的方式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和文化”。
这本最新出版的WISE书籍力求以新颖独创的方式回应这种情况。书中的旅行记录，将带领我们踏上一趟拜访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环球之旅。一路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广泛的学习环境，每种环境都有各自的需求和独特的技术应用方法。通过访谈、案例的研究和论述，你会了解采用新方式让学生和教师参与进来的各色学校和项目。你会遇见一些最有创意、最有激情和最有效率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观念和实践正塑造着这个丰富多彩的互联世界。
本书还把技术作为更广泛地探索教育系统作用的试金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当代技术在哪些方面仅仅只是在强化过时的教学实践？是否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技术可能会侵蚀或取代团体的文化价值？当技术用于学习空间时，它能否造福社会，并帮助个体培养自我的创造力，实现其人生目标？本书并非全盘认可技术所带来的一切，而是提供一种审慎的视角，看待教师角色、评估实践以及优质教育的获取途径——既针对技术先行的社区，也面向服务滞后的社区。本书包括了教育梦想家的人物刻画及教育思想家的对话访谈，他们的理念激发了应对非常情况的新颖项目和创新做法。人们的乐观精神在交流中得以展现，他们时常深刻反思，坦然直面将优质教育引入各自社区并辐射更广范围的一系列挑战。
教育是我们改善生活的最有力的工具——基于这样的信念，WISE将继续支持这些创新者的工作。我们衷心希望，本书能为读者提供思想的食粮，激励他们不断提出重要的问题，指引我们向前迈进。
斯塔夫罗斯•伊恩努卡（Stavros N. Yiannouka）
WISE首席执行官
正文节选１  未来已来
 但凡了解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奇点理论的人都将意识到，预计在2030年前后，计算机便能拥有感知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将像人类一样思考、决策、自我感知。本书无意探讨这个预言带来的启示，但我们仍不妨考虑一下2030年的世界将会怎样。
为什么是2030年？
因为一个从2014年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的孩子，将在2030年大学毕业——如果大学到那时还存在的话。
未来学家总是很受各大会议的青睐，尤其是那些技术决定论者，他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言论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技术决定论是硅谷的信仰。这一套还原主义的学说假定，社会的内部结构与文化价值的进步正依赖于技术发展的推动。呵呵，他们当然这样想了。
技术决定论仅能与经济决定论相匹配。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经济决定论赋予经济结构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地位。经济决定论要么常常被大肆宣传，到头来变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要么屡屡被政客们利用——他们打着“关键是经济，笨蛋！”的竞选口号，相互抨击。我却想说，考虑到大部分的无产阶级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衣食住所，经济决定论优于技术决定论。好吧，我跑题了。
技术决定论者试图说服你，科技的发展是历史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动力。的确，当你回想到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你就会觉得这种说法相当有说服力。那咱们就暂且这样认为吧。
假定人类按目前的轨迹发展，在技术层面，我们应该能做出一些预测了。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原始计算能力。未来学家总是会给你看一系列的图表，向你展示计算机越来越强大的处理能力，不管这种计算机是基于硅还是其他材料。在这方面，他们或许是对的。如果他们说得没错，那么到2020年，我们就会进入百万兆级运算的时代，其中部分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甚至堪比人脑。这些计算机起初大概只会出现在实验室中，但不出几年，它们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手机里。到2030年，我们预计将进入泽它级（Zetta，1021）运算的时代，此时的计算机将比人脑强大1000倍。谁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暂且不提“机器意识”这个难以理解的概念。一台泽它级的计算机能干什么呢？
它至少可以提前两周精准预测全球天气形势。不是说伦敦大概两周后有雨这么简单，而是准确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下多久以及雨量多少。它可以预测这个星球上任何一处的天气。这将给旅游业和雨伞销售带来很大帮助，而且这种计算能力也意味着，你的个人DNA测序只需几秒钟时间，你与任何人的任何一次数字互动都会在瞬间被分析出来，或者，你的下一步行动将变得几乎完全可以预测。
如果你发现自己患上危及生命的癌症，这一切都意味着好消息。比起现在治疗癌症使用的广谱化疗所带来的种种痛楚，到时候会有专门的技术来寻找并摧毁潜藏在人体里的癌细胞。但不好的一点是，在你做任何事之前，别人就已经知道你的想法了。但如果你不做坏事，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不是吗？
你错了。
错误之处在于你不知道谁将掌控这一切，以及我们可以信赖谁来做出这些有关伦理、道德以及人类自主思考能力的决定。2014年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世界才刚刚开始进行一场关于意识形态、宗教和道德的对话。说实话，我无法告诉你2020年会发生什么，更不用说2030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愿意把这一切外包给一个由硅谷的技术决定论者编写的计算机集群。
那就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吧。你是一个5岁孩子的老师或导师，而这个孩子今年开始入学接受正规教育。你将教授给他怎样的技能，让他得以应对这样的未来？
显然，会写Python代码是远远不够的。
正文节选2  教师2.0：信息传输系统
教学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传输系统。我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将教学与联邦快递混淆一谈的。教学是一种艺术实践，它关乎鉴赏力、判断力和直觉。我们都记得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伟大的教师，是他们唤醒了我们。而我们之所以依然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曾对我们说的某些话，或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角度，让我们难以忘怀。
——肯•罗宾逊爵士
工业化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它借助技术使过程更高效，尤其是在制造领域，重要的是制作出符合特定标准的产品，而且差异越少越好。通过不同的周期进行检测，可以利用所得的数据来改进过程，既有利经济也有利质量。当你制作汽车、汤勺或是罐装豆子时，这非常有效。这个想法是为了将人力，至少是熟练的人力，从过程中解放出来，使得工艺生产可以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
然而，并非所有的技术都用于这一目的。有些技术被用来增强手艺人或专家的技能。显微镜就极大地增强了一位搜寻线索的科学家的技能，而互联网可以联合素未谋面却有着共同梦想的一群人，等等。
我们怎样利用数字技术来教学？这个问题仍然是争论的主题，并挑战着我们对学校或大学之目的的看法。如果我们把学校想象成一个工厂，为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而加工儿童，使其成为人力资本，那么这个过程就可能自动化，在生产线上负责加工儿童的人就可能去技能化。在这种情景下，教师可能被看成是一种传输系统。他们的工作就是以既定方式传输课程内容，然后让学生参与常规检测，以便生成能由管理人员分析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被用于诊断生产线上的故障，或用于排名来展示水平，看看某些生产线在哪些方面落后。这种自上而下、由数据驱动的方式，其优势在于，它剔除了教学的艺术性——教学由低水平的从业者传输（他们要么投入精力较少，要么教学造诣较低），但在对学生的期望方面，这些人往往强求苛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将知识传授给儿童，检查他们是否已掌握了这些内容，同时，教师完成“人性化”的那部分工作，像是支持和鼓励儿童，或者确保他们不会频繁如厕等等事情。说到这儿，你要么赞同这会是一个合理的场景，要么摇头表示怀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已经从政府决策者和技术崇拜者那里听说过类似关于未来学校的认真描述。
我们不喜欢“手艺”，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个人而言，我相当喜欢手艺。如果英国的法律规定我必须将孩子交给国家，从五岁开始上学，那么我会非常愿意将他们的教育委托给一个手艺人。反对者要求我们考虑成本和潜在差异，因为它可能与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不相吻合，比如人力资本。但实话说，我相信正是差异和多样性孕育了创新。过去50年或更长一段时期，英国之所以出现了很多新鲜的玩意儿，尤其是在大都会城市中，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文化具有多样性，而非单一的文化标准。我还认为，就教育而言，我们这个社会早晚都要付出代价。我的意思是，投资教学“手艺”以确保在公平的社会里产出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全面发展并享受同等机会的人口，几乎肯定比符合批量生产标准的教育更低廉、更丰富。
今天我们甚至还认为学校和大学仅仅是传递和消化知识的场所，认为这些是能被数字技术自动化的过程——这种想法恰恰证明了那些决策者和简易装置发明家多么肤浅无知。这些传输论者真的只是在解决政客的问题，而政客的唯一目标就是再度当选。这样说来，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以数据和测量来中和批评与争论的专制社会中。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当考虑教师角色的时候，我们有力量也有权利提出要求。我们究竟想让谁来教我们的孩子？一种运算程序、一架无人机还是一位教育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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